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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露 ： 我知道您出生于 1 9 2 3年
，
您一 生会完全不同吧 。 其实 ，

当时我有叔叔当医 身居高位
，
如麦吉尔大学诞生过一两个犹

定见证 了诸如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这样 生 ， 但我不愿意借钱 。太校长了 ， 哈佛和其他的地方也是 。

的重大历史事件 ， 它们对您有什么影响 ？

Ｒ ｕｄｏ ｌ

ｐ
ｈ

： 对 。 那是个特殊的时代 ，李露 ： 我知道您是犹太裔 ，
而在 当时李露 ： 看了关于您的报道 ，

我了解到

那些历史事件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 。 我出 的加拿大
，
犹太学生似乎并不能受到与其他 您也有很强的数学功底。

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中 ， 是家中唯一的孩 人平等的教育 ， 您能谈
一

谈真实的情况吗 ？Ｒｕｄｏ ｌｐｈ ： 我们得把这个
“

很强的数学

子 。 我的父亲是
一

位半专业的运动员 ，
母Ｒｕｄｏ ｌｐｈ ： 当然可以 。 我记得当时流传 功底

”

放在正确的环境看 （ 笑 ） ： 对于化学

亲会弹钢琴 ，

唱歌也十分动听 。 我的童年 这样
一种说法 ： 如果你想被大学录取 ， 你 家来说是的 。 在麦吉尔大学 ， 我比任何其他

十分普通 ， 没有特别之处 ， 但在美国的经 的成绩必须比非犹太学生优秀很多才行 。 学化学的学生所上的数学课都要多 。 1 9 4 3年

济大萧条时期 ， 我的父亲失业了 ，

一年半 确实 ， 那时对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录取标 我从麦吉尔大学本科毕业 ，
1 9 4 6年从麦吉

都未能找到工作 ，

因此我们
一

家从美国底 准 。 因此
， 被录取的犹太学生都是相当优 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。 Ｉ 9 6 0年 ， 在Ｃ ｏｕ ｒａｎ ｔ

特律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 。 我们有许多亲 秀的 。 有
一

位当时和我
一

起学习 的 同学至Ｉｎｓ ｔ
ｉ
ｔｕ ｔｅｏｆＭ ａｔ ｈ ｅｍａｔ

ｉ
ｃｓ （隶属纽约大学的一

戚在加拿大 ， 我父亲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可 今令我记忆犹新 ， 他主修数学和物理 ， 我 个很强的数学研究机构 ） 短期访问时 ，
我更

能性更大 。修化学 ， 但是我们俩会
一

起上
一

些高年级 深入地学习数学 。 与那个时代的化学家相

的课程 。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很早就表现 比 ， 我确实有比较强的数学背景 。

李 露 ： 在 加 拿 大 时 ， 您 去 了 当 出 来了 ， 后来成为
一位声誉 卓著的数学

地最好 的大学 ， 麦吉尔 大学 （ Ｍ ｃ Ｇ ｉ ｌ ｌ 家 ， 赢得几乎可以想到的所有顶级的数学李露 ： 令我好奇的是 ， 那您为什么大

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
ｙ 

）？类奖项 ， 他就是Ｌｏｕｉ ｓＮ ｉ ｒｅｎｂｅｒ
ｇ

（ 加拿大美 学不主修数学而是选了化学呢？

Ｒｕｄ ｏ ｌ

ｐ
ｈ ：
对 。 当时我住在蒙特利尔 ， 国籍著名数学家 ，

在线性和非线性偏微分Ｒ ｕｄ ｏ ｌ ｐｈ ： 哈哈 ，

这说起来是个很长

如果在麦吉尔大学上学 ， 我可以吃住在家 方程以及几何学上都有重要贡献 ） 。 犹太 的故事 。 当时我们只能修数学和物理的联

里
， 这样开销就会很小 。 即便如此 ， 上完大 人在诸如科研创造方面等领域的杰出人才 合项目 ， 不能单独修数学 。 但在高中 ， 我

学的第
一个学期我都不知道能否继续学业 ， 比例确实高一些 。不是特别喜欢物理 。 我还记得我对滑轮相

因为对于当时我们的家庭而言 ，
上大学的成关的 力学题 目 不感兴趣 。 上了大学 ， 第一

本太高了 。 幸运的是 ，
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李露 ： 根据您所说的 ， 确实有

一些不 节物理课就让我觉得不是很兴奋 ， 只在后

期 ， 因为战争 ， 为了鼓励和支持主修科学相 平等的地方 ，
但我认为一个公平的体系对 来学到电磁场时才发现有趣多了 。 另

一

个

关专业的学生 ， 并尽快地培养科学家 ， 加拿 于科学家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。原因是 ， 我当时在麦吉尔大学的导师暗示

大政府给予我们奖学金 。 我因此能够继续念Ｒ ｕｄ ｏ ｌ

ｐ
ｈ

：
是的 。 现在巳经好了很多 。 我 ， 学物理也许不是犹太学生 最好的选

完大学 。 如果没有那笔奖学金 ， 或许我的人 拿犹太裔来说 ，
目 前许多地方都有犹太人 择 ，

受他的影响我也没有学物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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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一

李露 ： 除了化学和数学 ，
您还发现其 李露 ： 在您学习 的业余 ， 您喜欢诸如 的是与电子转移几乎没什么关系的科研问

他您感兴趣的学科吗 ？羽毛球 、 滑雪或是骑自行车这些当地传统 题
——

聚电解质 。 聚电解质是带有固定电

Ｒｕｄｏ ｌｐｈ ： 我热爱历史 ， 非常热爱 。 我 的运动项 目吗 ？荷的长链高分子 ，

它们在极性溶剂中可以电

阅读了 很多不同时期的人类历史 ，
如果我Ｒｕ ｄｏ ｌ

ｐ
ｈ

：

挺喜欢的 。 在加拿大上高中 离
， 我当时研究它的电子相互作用的问题 。

没有当 一位科学工作者 ， 我很可能进入历 的时候 ， 许多人都会打羽毛球或是棒球 。在 布鲁 克 林理 工学 院 （ Ｂ ｒ ｏ ｏ ｋ ｌ

ｙ
ｎ

史研究的领域。我不擅长棒球 ， 但我爸爸非常擅长 ， 他在Ｐｏ ｌ
ｙ ， 现纽约大学理工学院 ） 做研究时 ，

体育方面像一位运动员一样出色 。 也许我 一个学生在我所教的课堂上提出了
一个问

李露 ： 您觉得历史学和化学有什么相 并没有遗传到他 的运动基因吧 （ 笑 ） 。 我 题
： 能否把统计力学的一些模型应用到聚

同之处吗 ？后来喜欢上了打网球 。电解质方面 。 这次提 问让我对整个聚电解

Ｒｕ ｄ ｏ ｌ
ｐ
ｈ ： 历史本身具备美妙的结构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。 这与电子转移的研

性 ， 就好像科学 中的结构性
一

般 。 在加拿李露 ： 结 束了 在麦 吉尔的研究生学 究没有直接关系 ， 但我从更深层的 角度理

大时 ， 我学习 了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不 习
， 您去了美国 当博士后 ， 是因为您觉得 解了静电学 ，

远比我大学二年级所修的静

同时期的国王和皇后的历史 ， 阅读了盎格 当时美国相关领域更为成熟吗 ？电学更深入 。 我为 自 己建立起
一个很强的

鲁撒克逊时期以及之前的历史 。 我阅读了Ｒ ｕｄｏ ｌ
ｐ
ｈ

：

我能感觉到美国整个教育 静电学背景
， 特别是极化方面的知识 。 当

很多西方历史 ，
如欧洲历史和美洲历史 ，体系比加拿大更为先进 ， 这是我申请去美 电子转移的研究问题 出现在我面前时 ， 我

亚洲历史读得较少 ， 但我仍然很喜欢它 。国做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。 另
一

个重要原因 立即意识到它的本质是
一

个非平衡极化问

是 ， 在我博士期间做了 很多化学实验后 ，题。 我利用我学过的平衡极化方面的理论

李露 ： 您觉得学习历史或了解人文科 我发现我错过了许多理论知识 ， 我想转做 产生了
一

些非平衡电子极化的方程 。 这些

学对于成为
一

名优秀的科学家有很大帮助 理论化学 。 当时加拿大没有理论化学家 ，方程和电子转移方面的研究息息柜关。 当

吗 ？所以我只能 申请去美国或英国深造 。 这两 时物理学界的极化子理论 （ 在半导体中运

Ｒ ｕｄｏ ｌｐ ｈ ：

我不清楚对于
一个特定的科 个国家在当时有不少做理论的化学家 。 今 动的电子会

“

拖拽
”

自 己的极性 ） 也让我

学家来说 ， 那样的帮助有多大 ， 但我觉得 天 ， 加拿大也有
一

些做理论的化学家了 》受益匪浅 。 有了这些背景 ， 在研究电子转

人文科学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 、 贯穿
一移问题时 ， 当我看到一篇讲Ｌ ｉ ｂｂ

ｙ

＇

ｓｔｈｅ ｏ ｒｙ

生的 。 我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实质性地帮助李露 ： 对于为您带来诺贝尔奖的电子（ Ｗ ｉ ｌｌ ｉａｍＦｒ ａｎ ｋＬ
ｉ
ｂ ｂ

ｙ因对放射性碳测年

了科学家的科研事业 ，
但它确实给一个人 转移理论的研究 ， 您是在博士期间就开始 方法的贡献获得 Ｉ 9 6 0年诺贝尔奖 ） 的论文

更广阔 的视野 。 拿历史来说 ，

它让我知道了吗 ？时 ，
我发现了那个理论的一些错误 。 他在

到了
一个了解过去 ，

并把它和未来连接起Ｒ ｕ ｄｏ ｌ
ｐ
ｈ

： 不 。 我对电子转移的研究Ｆ ｒａ ｎ ｋ
－Ｃｏｎｄｏｎ理论方面是正确的 ，

但他违

来的有趣的方法。有相当成分源于运气 （ 笑 ） 。 我当时关注 反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形式 。 之后的整个研

Ｃ ｈ ｉ ｎ ａＣ ａｍｐｕｓ 3 1



ｐｆ＠ｐｌｅＢＶ
—

究过程非常快 。 不包括之 前对于聚 电解 ￥￥
—

ｇ
质

、 极化等知识背景的建立 ， 电子转移问 次 否
工
布 ■

馳许是我耗时最少的科研问题了 。 仅仅 9 ｆｉ￥ＳＢ
花了一个月 ， 我就得到了答案 。 我也曾在 §

5
§ 3

其他许多科研问题上花了许多时间 ， 但有 我 石 我 鐘
日寸并不成功 。对 学 所 工

＿

：

整 的 教
■

李露 ： 辭ｕ 电子转移研究的结果后 ，

ｊ

̄

您于 1 9 5 6年发表了您的科研成果 。■Ｓ■
；：；

Ｒｕｄｏ ｌｐｈ ： 对 。 整个研究过程从 1 9 5 6年 解 型 上 ｇ
－直到 1 9 6 5年 ’

这个时段也是诺贝尔委员
垦 应 提 Ｅ

会定义的整个电子转移理论的研究阶段 。 ｒ
ｐ

￡^

但是基本 0妨程在舰軸奴里腕ｗ
＾＾

＾

ｙ
＾ｉ

李露 ： 那篇论文 影响深远 ， 我看报 质 题 纽

道说Ｌ ｉｂｂ
ｙ
后来告诉了 Ｃ ｏｎｄｏｎ您 的成果 ，

￣

＾＾ ，＾
＇

■

Ｃ。ｎｄ。ｎ非常认同細成果 。蟬 同
豪

Ｒｕｄ ｏｌ
ｐｈ ：

对 。 那篇论文被广泛接收了 。Ｊ！

Ｒｕ ｄｏ ｌ
ｐ
ｈ ： 我进入了非线性力学对于

化学过程影响的研究 。 我从事关于碰撞问■
题 、 特征值理论的半经典理论的 研究 ： 半；

；

，＾ｆ
ｍＨ ：

：＿＿＿
经典理论職了牛觀 ＩＩ力辄雖疆ｆ？ 1

？ ，

ｒ

／＾．

子力学 。 ！■年代有很多这方＿＿发ｗ ． ｌ ｉｎ ｃｋｉｉ／ｗ＾ ｏ ｂ ｅ 丨 ｏ ｒ
＜

？
展 ， 赚其中也投入了很多精力 。 我又把

电子转移赃了鮮不剛 ￡腋職ｔ
，
ｈｈ

ｈｉ
＾＾＾＾

Ｈ

后来我又对平流层臭氧形成的

并提出 了一套理

论 。 我还鮮了就ｓ子点細＿腌 ’

以及在水省机界面上有机反应的催化物的ｍｉ

研究… …觀得这些问题非常新鲜 ’ 很多＾Ｋ＾ＳＴｗｗｗ ． ｌ ｉ ｎｄａｕ
－

ｎ ｏｂ ｅｎｒ （

人会感兴趣的 。 总体来说 ， 我研究许多不
ｉ ｉ ｕ ｕｃ ｉ ． ｕ ｊ

ｊ

同的问题 。

李露 ：

其中有
－些是您对于电子转移

理论的賺 ， 有
－

些是与此完全无关的问题

Ｃ ａｍ
ｐ
ｕ ｓ 丨



Ｉ

Ｒ ｕ ｄ ｏ ｌ

ｐ
ｈ ： 对 。 比如 臭氧方 面的工李露 ： 您第

一

次教书是在布鲁克林理李露 ： 这种思考的感悟想必会令学生

作 、 对于水和有机物界面有机反应催化剂 工学院 ， 您对教书生涯有什么心得体会？们受益匪浅 。 我想问问您对中 国学生从事

的研究 。 我也花费了 许多 时间拓展我在Ｒｕｄｏ ｌ

ｐ
ｈ ： 我热爱教书并受益其中 。 正 科学研究有什么建议？

1 9 5 1
￣

1 9 5 2年左右所做的ＲＲＫＭ的理论 。 那 如我前面所说 ， 对于聚电解质乃至之后电Ｒ ｕｄｏ ｌ

ｐ
ｈ

： 我有很多 非常优秀的 中 国

也是教科书中的标准理论了 。 总而言之 ，子转移问题的研究 ， 我得益于课上向我提 学生 ， 他们有很强的数学背景 。 但是在当

我确实把电子转移理论向各个方向 拓展 。问的学生
，

我获得诺贝 尔奖时还提到了他 今这个社会 ， 许多学生希望发表尽可能多

现在我在研究一些半导体 、 颗粒结合和太 的名字 。 此外 ， 我一直常教常新 。 即使一 的论文 。 这种多发表论文的压力在全世界

阳能转化的问题 。门高级课程教了许多遍 ，
但其中仍有许多 范围 内都普遍存在 ，

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好

未知值得探索 。 对于有些理论也许你曾是 事
， 但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： 阻碍科学

李露 ： 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听起来更偏 被动接受
，
但某

一

天你突然问 自 己
一

个新 工作者对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 。 有些人能

工业界 ，
更偏应用 ， 电子转移问题 的研究 的 问题或你的学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，

那 做到不论在什么压力之下还能保持深入思

更为基础 。 您怎么看待这两类研究？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！ 教书对我而言就好像 考 ， 但有些人不能 。 我觉得 ， 如果
一

个人想

Ｒ ｕ ｄｏ ｌ

ｐｈ ： 我认为这两个领域都有很 另一种学习过程 。 同时沉浸在教书和科研 做最前沿的研究 ，

深入钻研也许比发表很

多人感兴趣并投身其中 。 对我而言 ， 我只 中十分重要 。 因 为教授学生 ， 你对于所教 多论文要有用很多 。 因为 在一些情况下 ，

要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， 就想要进一步探 的 内容必须有更为严格 、 精确的理解 。 如 发表很多论文相对容易 ，
但是它们带来的

索 。 我不属于偏工业界的科学家 ，

工业界 果不是在教书 ， 也许你可以跳过 自 己感到 结果或是影响力并不深远 。 如果
一件事做

有许多比我厉害的科学家 。 半导体方面有 模棱两可的小问题 ， 但因为你在教书 ， 你 起来很简单 ， 那
一定有很多人会去做 ，

这

许多有趣的问题 ， 如电子和空穴是如何结 不能
，
你必须很好地理解 。样论文就不会脱颖而 出 。 相反 ，

探索新事

合的 ？ 逆反应是如何发生的？ 逆反应所产物的论文往往会脱颖而出 ，
不过那常常也

生的废料往往不是人们所想要的 ， 如何解李露 ： 您有个人特别的教书方法吗 ？要看运气 。 我提过 ， 有时事情的发生是意

决个问题 ？ 我热爱基础研究
，

一

些主要的 您会经常提问题并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吗 ？料之外 ， 科研上也有太多 的不确定与运气

科学突破也来源于基础研究 。 有时这些突Ｒｕ ｄｏ ｌ

ｐ
ｈ

： 我在课堂上经常提问题 。 的成分 。 不少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这样 ，

破的诞生源于意外 ， 有时仅仅来 自
一

个循 但也许太有挑战性了 ，
课堂上常常

一

片寂 基础研究更是如此 。 科学工作者所做的基

序渐进 的过程——科学家观察不 同的体 静 （ 笑 ） 。 但我想让学生们思考的是问题 础研究 ， 后来被证明是重大突破的 ，
常常

系
，

不断地改进
，

得到更多的理解 。 但这 背后的实质 ，
如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，

不那 有
一

定运气 。 那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。

种理解不
一定要是最根本的理解 。 这两种 样做？ 提问题也是缓冲讲课的一种方法 ，

方式都产生过伟大的发现 。让学生们停下来思考而不是仅仅记笔记 。李露 ： 那么您认为这种压力来源于哪

自我读书或做科研时 ， 我常常会问 自 己许 里呢 ？

李露 ： 您会觉得基础科学研究更为重 多 问题 。 我鼓励学生也像我那样问 自 己问Ｒｕｄ ｏ ｌ

ｐ
ｈ ： 这种压力有很多源头 。 想在

要吗 ？ 比如它引导着工业界的研发？题 。 不要仅仅接受事物 ，
而是保持专注并 一

个地方找到职位 ， 你必须有
一

份论文发表

Ｒ ｕｄｏｌ

ｐ
ｈ ： 我觉得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理 尽力发现真正的观点所在 ， 尽力 深入地理 记录以及很好的引用率 ， 引用率已成了一个

解方面更为重要 ，

但有些工业问题不能等 解 。 对人们来说 ， 做一些较为表面的事情 人科研能力有多强的标准 。 对于学生们的建

到人们把最基本的理论理解透了才解决 。 非常容易 ， 人们也常常倾向于做简单的事 议 ， 另
一

个重要的点是 ，

一

定要努力工作 。

因 此我觉得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 ， 我们在 情 。 但是如果你钴研进去 ， 把问 题想透 与你一同竞争的人也非常努力啊 ！ 我仍记得

这两方面都需要优秀的科学家 。彻 ， 看到其 中的逻辑 ， 那将令人何等喜 当我钻研电子转移的那些岁月 ， 我觉得我还

悦 丨

一些科学发现常常源于意外的探索 。 不够用功 。 但我的妻子对我说 ，
每天晚上她

Ｉ

李露 ： 您已 9 0多岁 了 ，
还在教书吗？我自 己有个很好的例子 ，

最近我在推导一 都只能看到我伏案工作的背影 ， 我坐在桌

Ｒｕｄｏ ｌ

ｐ
ｈ

：
是的 ， 我仍在教书 。 我上学 个方程 ，

写了满满两页的公式 ，
得到结果 前 ， 头也不抬 。 但我竟没有意识到 。 我后来

期教非平衡统计力学。 它是
一

门化学系的课 后
， 我发现那个方程竟然如此简单 。 然后 领悟到 ， 如果你所做之事是你喜欢的 ， 你会

程 ，

一周上三个小时 。 上上个学期 ， 我和另 我就想也许可以用另
一种方法 ， 结果几行 不停地想做它 ， 把它完成。 》

一位教授一起上一门有关化学反应的课程。 就推导出来了 。责任编辑 ： 尹颖 先

Ｃ ｈ ｉ
ｎａＣａｍ

ｐ
ｕ ｓ 3 3


